
新职业介绍

一个音乐与AI融合的岗位，从业者需要负责提
示词设计、生成筛选、质量评测与模型反馈。从业者
多具有音乐工程、作曲等专业背景，既懂和弦编配又
能将审美转化为训练信号。随着头部平台布局
AIGC音乐，新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但兼具音乐素养
与AI实操经验的人才尚属稀缺。

AI音乐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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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耗时“手搓”到季产700首歌
AI音乐制作人：在灵感与算法之间寻找情感内核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当AI音乐制作人用
3个月就产出700首歌曲时，你知
道，过去传统的制作人如果想做
到这样的体量，需要多久吗？答
案是，可能需要60年的时间。

在音乐艺术漫长的发展史
中，媒介技术的演进一直有着
重要作用。如今，AI 音乐制作
人主要通过 AI 技术赋能，进一
步提升音乐的产能。从事这一
新职业的新青年，正普遍感受着
AI带来的极高效率。但在制作
中，赋予音乐以最真实的情感，
仍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这也
是人类创作者不可被替代的终
极价值。

效率革命解决行业痛点
在音乐艺术漫长的发展史

中，音乐和科技一直是“强绑定”
的，科技始终在改变着音乐的制
作流程和传播流程。

从四线谱到五线谱，从留声
机到CD，从制谱软件到数字音频
工作站——每一次技术变革，都
在追求更精确地捕捉和表达音
乐的创作意图，减少创作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这是一部人类
不断追求“控制权”的历史。放
眼当下，AI 正成为这场变革的
新引擎。

过去，一首歌曲从灵感迸发
到成品交付，往往需要经历漫长
的“手搓”过程：逐个输入音符、
制作Demo、进棚录制、混音……
传统模式中，大量时间耗在前期
Demo制作上。“修改了半天，甲方
最终可能仍然需要第一版”，这
是许多传统音乐制作人都遭遇
过的无奈。

更为棘手的是，好不容易约
到的录音棚，可能因歌手感冒、
乐手档期冲突而搁置，录音棚的
费用还是必须支付，但即便约定
了下一次的档期，仍然可能横生
枝节。整首歌曲从创作到制作
完毕，充斥着各种艰难险阻。

随着AI音乐生成工具逐步
走向成熟，行业痛点迎来了新的
解决方案。2024年至2025年，AI
音乐工具已从“玩具级”进化到
逐步实现商业应用。它们能在
极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符合基本
要求的音乐素材，将创作者从烦
琐的执行劳动中解放出来。

市场端也出现了明确的需
求信号。字节、腾讯等头部平台
加速布局AIGC音乐，市场对懂音
乐、会工具的复合型人才需求陡
增——“AI音乐制作人”，这一新
职业应运而生。

AI音乐制作人的核心使命，
是连接音乐美感与AI技术。因
此，从业者既要懂和弦进行、曲

式结构、编配逻辑等专业知识，
又能将审美判断转化为机器可
以理解的训练信号，通过提示词
设计、生成结果筛选、音频评测
与模型反馈，持续提升AI音乐输
出的质量，但兼具专业音乐素养
与AI实操经验的人才尚且稀缺。

传统音乐人走上转型之路
当 AI 工具已经可以达到

70%～80%音乐的商业交付能力
时，初级工作机会正被大面积
压缩。对于还没有知名度、没
有经典作品傍身的年轻音乐人
而言，这是挑战，也是可以抢占
的风口。

95后上海姑娘陶雯煜正是
其中一员。5年前，她还是一名
传统的音乐人，开着一间音乐工
作室，有一个小型爵士乐队，既
自己“手搓”音乐又上台演出；两
周前，她创办的公司“音行三界”
在徐汇西岸“模速空间”里拥有
了4个工位，AI已然是她创作路
上的亲密伙伴。

“要将AI素材拆解出来，加
入自己的灵感，类似于人机协同
交互的创作形式。”她介绍，作为
AI音乐制作人，他们的工作不再
是逐个输入音符，而是通过提示
词设计、风格引导、素材筛选与
重组，让AI成为创作伙伴。在灵
感枯竭的时刻，AI还能提供海量

备选素材。由此，创作者可以把
更多的精力投入至旋律打磨、情
感表达、文化叙事等更高价值的
创作维度。

早在开音乐工作室那会儿，
陶雯煜就深切感受到，幕后创作
的文化价值很难被大众看见。
那时，她能接到的商单也有限，
几番思量后，她决定暂停手中的
业务，专心备考研究生。2023
年，她如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攻
读流行音乐研究。硕士在读期
间，她开始系统学习大模型原
理，“只有了解技术的来源，才能
预判方向、用好工具。”这是她的
洞察与行动。

“打不过就拥抱”的进化
“打不过，就拥抱。”陶雯煜

开始了边学边实战的AI赋能音
乐创作。一路的摸索，让她更深
刻地理解了音乐的社会价值。

在AI的帮助下，前期的灵感
收集、筛选，不再需要借助于传
统录音方式，效率大大提升的同
时，音乐的制作成本也相对降低
了，这是AI音乐制作人的普遍感
受。陶雯煜也不例外。

去年，陶雯煜团队用AI协同
创作了700首音乐，并实现了音
乐出海。放在过去，可能要花上
60年的时间。“我们提供AI音乐，
通过数据追踪，逐轮迭代后还能

反哺到音乐创作中，我们不再仅
仅依赖主观创作，而是转向真正
懂得用户需求、更好服务用户。”

陶雯煜还克隆了自己的声
线，打造了AI歌手“桃也呆”和虚
拟偶像“逐鹿人”，它们分别是原
创音乐型IP和知识传递型IP，全
网粉丝已超20万，而她也成为青
年音乐OPC创客的领潮人。

从传统音乐制作人转型，摒
弃“卖歌式写作”，陶雯煜期待音
乐数字人能代替她走到大众面
前，演绎她写的作品，用AI技术+
虚拟 IP，把那些看起来有点“高
冷”的文化知识、科学内容，转化
为年轻人喜爱的音乐与视频，让
知识真正流行起来。同时，作为
年轻的AI音乐制作人，陶雯煜还
探索着音乐与传统文化的创新
融合。这类探索，也让新职业的
意义超越效率本身——AI 不仅
是生产力工具，更成为文化传承
的新介质。

然而，AI工具大幅拉平了创
作门槛意味着，AI音乐制作人若
不想被淘汰，就要“一直在升
级”。尽管头部平台加速布局，
但社会对AI音乐制作人的专业
价值还缺乏广泛认知。“我们要
更多地想一想，人在 AI 时代独
有的竞争力究竟在哪里，怎么更
好地去释放这样的能力。”陶雯
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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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雯煜（右一）和同事们一起工作。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青年报：AI音乐制作人这个

新职业，究竟“新”在何处？

陶雯煜：AI技术不是打击了
机会，而是让优秀的创作者可以
从烦琐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思想
得到更多的驰骋和落地。当技
术将音乐创作的执行门槛降至
极低时，创作的本质将回归那个
哲学命题：为何而作？

算法可以生成完美波形，但
它不知道波形为何而美；算法可

以生成悲伤旋律，但它从未因失
去而落泪。这正是人类创作者
不可被替代的终极价值。我们
要借AI之力摆脱琐事，赋予作品
以情感和意义，才能通过音乐媒
介与更多人连接。

青年报：正如你所说，音乐

制作的大量中低端工作会被 AI

替代，那么未来这个职业是不是

依然伴随很多不确定性？

陶雯煜：风险在于AI工具拉

平了门槛。如果你不想被淘汰，
就必须持续升级。当大家都有
相同技能点时，创作思路才是

“护城河”——这正是人类在人
工智能时代不可被计算、不可被
替代的终极艺术主体性。如果
都是纯AI批量生产的音乐，恐怕
只是大量的电子废料。

青年报：AI音乐制作人除了

有 AI 加持，创作灵感通常从何

而来？

陶雯煜：每个音乐人对灵感
的汲取方式不同。有些人靠交
流，有些人靠实践。对我来说，
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深度阅读
和想象，我就可以生发灵感。梦
境也是我另一个重要的灵感来
源，我可以在其中体验很多现实
生活中不曾有机会经历的故事
情节，找寻未曾激发出的情绪和
潜意识。这些恰恰都是算法无
法模拟的人类的内在体验。

■对话

陶雯煜试听AI生成的音乐。


